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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潍坊小夫妻来烟台玩，驾驶一
辆丰田轿车，想去亲近大海。兴奋大
了，车直接开进了滨海中路旁的海滩。

我在海边散步见到时，车已在沙滩
中陷得很深，车头俯冲，车腚撅着，一副
狼狈的样子。此时是上午10时许，大
海在涨潮，潮水汹涌，估计再过半个钟
头，这辆崭新的轿车就会被潮水淹没。

我对男车主说：“赶快去找些砖头
瓦块，垫在车轮后面，试试往后退。不
能老往前冲，越冲越深的。”那女的说：

“对呀对呀，我也这么说的，叫你往后
退，你不听！”男的瞪她：“你少啰嗦！
去！到前面大堤下捡些砖头来。”

砖头捡来了，也垫好了，那男的钻
进车里，负责踩油门，我和女的在车头
前面推。马达怒吼，黑烟翻滚，车身
颤动，人则尖利叫喊，但那车轮，只是
疯狂空转，丝毫不肯挪窝，空中弥漫着
一股车胎烧糊的怪味。

我喊着两个在海滩闲逛的男子帮
忙，对男车主说：“再试一次吧，四个人
帮着推，效果肯定好。”

我又错了，车身仍然没挪窝。
男车主绝望了，那女的从车里拿

出一包泰山牌香烟，先敬我，再敬被我
喊来的那两个男子，大伯大伯地喊着，
大哥大哥地叫着。“抽支烟吧，麻烦啦，
休息会儿吧，真是谢谢啊。”

两个男子，一个是中年人，一个像
是大学生。大学生说：“要是有一把铲
子就好了，在车头的前面挖出一个大
坑，就有希望冲出困境。”

女的一脸兴奋，连忙说：“我有铲子！”
她跑到后备厢前，拿出了一把铲

子——嗨，是把玩具铲，涂着绿漆，简
直是个小锅铲。中年人说：“不行不
行，这样的小铲儿，两天也挖不出个坑
来。”那大学生却接过了铲子，弯下腰，
单腿跪在车头前面，开始挖沙。中年
人笑他：“你可真会想办法！这样挖，
啥时能挖出个大坑来呀？”大学生没理
他，只顾挖，埋头挖。

男车主哭丧着脸，东张西望，显然对
挖沙不抱希望。女的则弯着腰对大学
生说：“挖一会儿就歇歇吧，让我再挖一
会儿。真是麻烦您啦，烟台人真好哇！”

中年人又说：“你们还是想别的辙
吧！我看这样挖够呛，坑儿没挖好，潮
水就来了。这么新的车泡了海水就完
啦，你这车是花多少钱买的呀？”

男车主显得烦极了，掐着腰望着
海面，装着没听见。那女的赶紧替他
回答：“花了十六万元呐！上个月刚买

的，是他贷款为了五一结婚买的。哎，
你说是不是花了十六万元？”

男的厉声怼她，一顿口吐芬芳：
“把你的嘴闭上，锁起来，不好吗？我
就害在你这张嘴上了！我说了海滩是
很危险的，不要进来，不要进来，你不
听，偏要进来！结果咋样？女人的话
就是坚决不能听……”

女的惊了，又羞又怒：“你凶什么
呀？这不是都在帮着咱想办法吗？我
也不希望它陷在这儿呀！再说方向盘
在你手里，出了事能全怪我吗？”她猛
地蹲下，头埋双膝间，抖着肩头，委屈
地哭。

中年人劝道：“别哭别哭！这种时
候，冷静是很重要的，冷静出智慧啊。我
刚想个好点子，你们听哈——赶紧去南
面的滨海路上，拦辆大轱辘的吉普车，最
好是悍马什么的，能拦辆工地上的大铲
车更好，出点血儿，让他们帮着拖。”

女的一听，霍地站起，手抹泪水就
往滨海路上跑。挖沙的大学生抬起头
来喊着：“还是别去了吧，马路上拦车
多危险！”抬头瞅了中年人一眼。

局面僵了。就在这时，我看见西
南方向松林中的一栋红瓦小屋飘起了
缕缕淡淡的白烟，脑瓜登时一亮，对那
男的说：“你去求求那些渔民吧。他们
有拖拉机，驮船用的，也能拖车。”

“不行不行！”中年人否决，“今儿
是五一假期啊，都休班了，找谁去？”

我对那男的说：“你看！那儿在冒
烟，是做饭的炊烟，有烟就有人！”

“那肯定是老娘们在做饭！”中年
人又说，“老娘们会开拖拉机吗？再说
老娘们也做不了主呀！”

这家伙，肯定是哪个单位的“小官
僚”，就会打横炮，就会设置路障。我
有些恼火地瞪了他一眼，催那木桩似
的男的：“快去找！不找怎么知道找不
着人！海水眼看就要灌上来啦。”

其实我很想亲自跑一趟，冲着那
个女的，也想帮帮忙，但又实在不愿意
替眼前这个毫无主见、惹人讨厌的男
车主跑一趟。

女的说：“我去！”我提醒她：“那里养
着好几条狗呢，小心点儿。”男的一听，顿
时慌了，赶紧追上去喊：“还是我去吧。”女
的走了回来——她要守着他们的新车啊。

那个大学生仍在挖沙，吭哧吭哧
地挖，挖得越来越快，手掌大概磨出了
血泡吧？

因为自己的点子没被采纳，中年人
讪讪地转过身，冷冷地往东面走去。

那女的静静地用目光追着他，似乎想
用她的视线把他硬生生地拽回来——
这种时候，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脱困
的希望，即使他只是在围观，也会给困
境中的人带来些许的安慰和鼓励。

我一直望着那个男的往松林里跑，
望着他跑着跑着弯腰抓起了一块石头
握在手中，望着他跑进红瓦小屋并消失
在狗吠中。很快，又看见他在汪汪声中
慢慢现了身，耷拉着大脑袋，走下海滩，
朝我们这儿懒洋洋地走来。我的心凉
了半截：看来求助失败了！

女的求我说：“大伯，大伯，他不行
啊！你和我一起再去一次吧，好好求
求人家。”

我刚要点头，却听见了拖拉机的
轰鸣，接着就看见一辆红色的拖拉机
开出了松林，喷着亢奋的黑烟，朝我们
这儿撒欢奔来。

海滩上，海面上，潮水激进的浪花
上，白鸥、灰鸥、黑鸥被拖拉机惊得满
天乱飞乱叫。

那男的走到我跟前说：“烟台人挺
痛快啊，一说就答应了，但是向我索要
三十元钱，哼，趁火打劫嘛！”

“你就知足吧小伙计！这几乎是
免费，如果找个大铲车来，一百元是
它！三百二百也是它！”我转头一看，
嘿，是那个中年人在慷慨陈词，这伙计
不知什么工夫又走回来了。

拖拉机高唱着，把沦陷的轿车很
轻易地拖出了“陷阱”。

大学生已挖出的那块小小平地也
起了很大作用啊。

告别时，那女的，一位新娘，朝着拖
拉机手、我、中年人和大学生，连鞠四
躬。她的男人，一个渣男，在车里喊她：

“快上来吧，咱没有多少时间啦，快点赶
路！”她像是一点儿也没听见，鞠完了
躬，又对我们说：“谢谢你们救了我！太
感谢了！你们是我的大恩人！”说着她
眼里泪花闪闪。

她短发淡妆，文静秀丽，象征新婚
的只是套在右腕的一副银镯和箍在左
手无名指的白金戒指。那男的，烫着
满满一头顶的乱发，使整个头部浑如
一朵蘑菇，藏青西服把全身裹得紧紧
绷绷，一道一道的。

盯着渐行渐远的轿车，中年人嘀
咕着：“真不般配啊！”跟着又大笑起
来：“就这样的，没有多少时间，哈哈！”

大学生，向南面默然离去。我则
躲避着脚下的浪花，那个“陷阱”，此时
已被潮水灌满了。

牡丹花的艳丽、高贵，不用我来形容，有
蒋大为演唱的《牡丹之歌》为证。

我第一次看到牡丹花，是1985年。当时
我在牟平县乡镇企业局当秘书，经常驻在北
京幸福大街空军机关招待所公干，星期天无
事常到中南海游玩。在勤政殿前，花丛旁边
有一个白色木牌，用红色油漆写着“牡丹花”
三个大字。哦，这就是牡丹花！那艳丽的花
色至今不忘，从此知道了世上有如此高贵、
大气的花，真的是国色天香。

从此，只要星期天有时间，我就到中南海
游玩，主要就是去看牡丹花。那时在北京住宿
找招待所很困难，所以单位的人到北京办事
就找我给安排住处，而且谁都想去看天安门、
游中南海，每次都是我带他们去，还常带他们
去看牡丹花。在中南海看牡丹花的游客很
多，特别是女性，经常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再后来，认识了一位养牡丹花的老者。
他略带神秘地说，牡丹花死前必开一朵花，
即使死也要顶着花死，把最后的艳丽留给人
间。这种说法是否可靠，我没有去印证。但
有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牡丹花确实
是端庄秀雅、雍容华贵，无愧为中国最具代
表性的花，是富贵昌盛的象征。

《韩非子·喻老》记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
怖”。纣王请人为自己精心制作了一双名贵的象
牙筷子，大臣箕子见了十分担忧，认为纣王有了象
牙筷子，就再也不会用泥土烧成的碗盛饭菜了，必
然要用犀牛角、玉石做成的杯碟来相配。用了犀
牛角、玉石做成的杯碟和象牙筷子，就不会用来盛
小米饭、喝豆叶汤，必然会盛象尾和鱼翅一类的山
珍海味。吃了象尾和鱼翅，就再也不会穿粗布衣
服、住茅草屋，一定要穿华美的锦衣、住高大壮观
的宫室……享乐的欲望会不断扩大，必然要用普
天下的民脂民膏来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国家就危
险了。五年后，纣王果因穷奢极欲亡国。

这个故事说明“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微”不
仅指小贪小腐的行为，还包括心中与自身实际不
相称、不匹配的欲望。要在贪念开始萌芽时就注
意防止，才能使人生行稳致远，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喜欢暮色迷蒙的黄昏，它是奔波的栖
止。一天的劳作之后，这是最惬意的时刻。窗
外的暮色中，街道空旷而绵长，树木和房屋显得
特别安静。已无鸟儿在窗外唱歌，它们都归巢
了，也少了行色匆匆人的身影，他们也归家了。

老槐树翠绿的叶子已繁茂起来，合欢树又
撑开了它绿色的大伞，在岁岁周而复始的循环
中，在暮色里它们显得神秘而又意味深长。
一岁又一岁的风雨霜雪，一岁又一岁的生长。

初夏的黄昏日渐拉长，日光终究还是渐
渐黯淡，视线也随之模糊，心灵却越来越明
亮。孟浩然诗云：“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
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我倚在宽大
的窗旁，面对着一窗暮色，陡然间觉得有了
孟浩然诗句中的旷放与惬意。

陡然风雨至。风吹着雨点儿，斜斜打在
窗上，似一群孩童急切地攀着窗子，要进入
室内。风声雨声中，我越发感到家的安稳与
温馨。听着雨点儿散散淡淡敲打着窗户，声
声入耳，听久了微醺起来，仿佛泛出了醉意。

救车救车
刘洪刘洪

象牙筷子
刘雪飞

独倚黄昏独倚黄昏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想念老物
件，轱辘井就是其中的一个。

曾经，我们这些无知的少年给辛
苦打出轱辘井的大爷起诨名，背后喊
他“铁公鸡”。大爷打的那口井是村里
唯一的轱辘井，在大爷院里西南角，那
是用无数块小石头堆砌而成的轱辘
井，井口周围也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块
铺成。他还特意为这口井搭建了一个
草棚，方便村民在雨雪天提水。

大爷家离放映场葫芦头很近，每逢
村里放电影，轱辘井便是我们的欢乐
场，抠门的大爷总是早早地插上门栓。

大爷有心计，我们也有策略。我们
几个拿着粗铁丝对着门栓，一点点地撬
动，不一会儿就把门栓打开，一个个跑
进去掀开井盖（其实是个大锅盖），摇着
轱辘井，提着小水桶冰浸提前备好的野
果蔬菜。夏日的老井水如同冰水，几个
淘气鬼一会儿对着老井笑，一会儿对着
老井探着脑袋划拉着水桶做鬼脸，一会
儿提水互怼泼水，一会儿往里扔石子探
听水声，井口回响着忘情的笑声。

大爷突然出现在身后，我们竟然不
觉。他虎着脸，嘴里说着：“你们这群调
皮鬼，再来胡闹，打断你们的小腿。”说

着操起棍子赶我们。我们撒着欢儿，一
溜烟跑回放映场，穿梭着、打闹着。不
一会儿放映员开始放映《闪闪的红星》，
那激荡人心的歌曲至今记忆犹新。

听我父亲说，这口井是大爷年轻
时打的，那时他还没结婚，体格彪悍，
总想为村里干点儿事。他请高人踩
点，据说打过两口井，其中一口就是不
出水，后来在他家西南角才打出水
来。大爷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当打出的
这口轱辘井，解决了村民的用水问题。

父亲说，老人家已作古了，但轱辘
井还在，依然井水清冽。

轱辘井
赖玉华

姜鸿姜鸿

在中南海看牡丹
邹本广

微言不微


